
        
            
                
            
        

    
寻秦记同人龙榻 (H小说)

[寻秦记同人]《龙榻》BY：孤光残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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嬴政乃一堂堂的秦王，而项少龙又是一个风流成性的浪子，二人在一起岂有不擦出火花的道理！？

嬴政喜欢跟项少龙一起练剑，因为这个时候他总是可以有意无意的碰到项少龙，还不会被他察觉到自己对他的情思。

更令他高兴的是，每次练过剑后，项少龙那个有洁癖的家伙都会拉着他一同泡澡.

而每当这个时候，就是他大饱眼福的好时机。那个毫无意识的家伙，总是在他面前脱的精光，露出柔韧的肌肉，和完美的体魄。然后迈着两条害死人不偿命的笔直美腿跨进浴池。大麦色的肌肤，在水蒸气的滋润下显的格外诱人。然后嬴政就会借为他擦背之机狂吃他的豆腐！

人家擦背都是用丝瓜擦，他可好，直接上手。然后一通乱摸，不摸到自己鼻血横喷绝不罢手。

项少龙每次都以为水温太高他才会这样，但是实际上他一点也不知道被吃了多少豆腐，还非常担心的把他搀扶回去。

其次他喜欢两个人一起喝酒，这样喝多了可以借机往他身上靠进而大吃其豆腐。更有甚者，他在把项少龙灌醉之后就让赵高把他拖回龙寝，然后大大咧咧的往他身边一躺，同席而眠。第二天早上起来，项少龙自己还要怪罪自己酒后失态以至打扰了嬴政的休息。可项少龙全然不知道自己已经被亲被看甚至被舔过了……可怜的他每次酒醉之后都会莫名其妙的腰疼好几天，不过也仅仅是摸摸看看碰碰罢了，嬴政还没敢太造次。不过他也很纳闷为什么自己那么粘项少龙，而项少龙却对他视若无物。难道说他真的没那根筋不成？

嬴政绝对是个勤学好问的好宝宝，他打算好好探究一下他的项少傅的性取向问题。

夜深人静，他独自坐在御书房批奏折，不过他知道自己不会孤单太久，因为他已经差人去请项少龙来，就说有事要请教。不一会，估计是被赵高从被窝里拎出来的项少龙，打着长长的哈欠站在了他的面前。

 

一脸的不爽，却是他嬴政最爱的臭臭的表情。“项少傅，朕有些事情不清楚，所以深夜请你入宫。”

嬴政一脸的无辜样，让项少龙想发火也不好意思发。他翻了个白眼，瞪着嬴政：“你又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

“这个……朕是想问问说你看是否要在国内禁绝娼妓？”

项少龙想都没想就说：“当然不能了！色情行业可是太平盛世的时候的纳税大户，况且又不是每个男人都那么容易讨到老婆！”

嬴政心里暗爽，继续问：“那，以少傅之见，是否将小倌馆取缔，男风盛行，总是不好的……”

这句话一出口，项少龙到是愣了一会。想了一会，他摇摇头：“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性取向，这种事情在我们那个时代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了。我觉得不应该因为否定这样一部分人的存在价值。”

听到了让自己万分欣慰的答案，嬴政就差感动的扑进项少龙的怀里痛哭流涕了。不过他还是很体面的从书桌前走过，站在项少龙的面前，意味深长地说：“项少傅果然有独到的眼光，朕真是没选错人。”

任谁被夸奖都会很高兴，但是项少龙现在想要是就是张温暖的床赶紧去会周公。他心不在焉的打着哈欠，问：“陛下是否还有其它问题，如若没有的话，臣要回去睡觉了……”

“对对，你看看，这么晚了叫项少傅来是朕的不对。”嬴政一招手：“来人啊，带项少傅去朕的寝宫歇息。”

“陛下，这怎么可以！”项少龙虽然犯困但至少还知道君臣之礼。想想自己前两天才因为醉酒在嬴政的床上能够睡成个“大”字形，这次岂能再丢人了。

“项少傅无须拘谨，想你救过朕的性命多次，就算朕分你半壁江山也不为过啊，何况是一个小小的龙榻。”

“可是……君臣有别。”

“少傅，你再这样朕可就真的生气了，朕如此的真心对你，你怎能这样的让朕失望？”嬴政一脸严肃，说话也多了几分威严。

项少龙心想：“不去他床上睡觉他有什么好失望的？少了一个跟他抢被子的人还不好么”不过心里这么想，他也不敢这么说。于是他行了个谢礼，转身随赵高去了嬴政的寝室。

龙床的确是舒服，他这也是头一次以清醒的状态躺在这张挂着明黄的顶帷的床上。

身上的羽被是柔软的，身下的软垫也十分的舒适，舒服的让他禁不住瞌睡虫的侵袭，很快就进入了梦乡。不久之后赶来的嬴政，就色咪咪的趴在床边，看着他熟睡的俊脸不住的流口水。

看了足足有半个时辰了，嬴政才吸溜了一下自己快要滴到项少龙那张俊美的脸上的口水，“春宵一刻值千金”啊！（汗……那时候有这句话了么？）这样想着的嬴政，已经快手快脚的去解项少龙的衣服了。

项少龙睡的很沉，连嬴政把他的外衣完全脱下还没半点反应。其实不是他的警惕性低，而是嬴政早就在这间屋子里熏过了让人昏混入睡的迷香。而他自己则是在项少龙昏睡过去之后将房门打开，待味道散了一些之后才进来的。

用事先准备好的布条把项少龙的手紧紧的缚在床头，嬴政开始解他的里衫。露出结实的腹肌，让嬴政小小的吞了一下口水，喉结上下窜动，他用手指轻轻启开了项少龙那本来就是微闭的嘴唇。

一个吻压上他的唇，用舌尖撬起那两排光洁的牙齿，随后探进去整个口腔里，随意的品尝着他的香馨。睡梦中的项少龙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舌头已经适应了嬴政的挑逗，和他的舌纠缠在一起，间歇的发出细微的喘息。不多时，嬴政的手已经抚上了他胸前的敏感，这一刺激使项少龙睁开了眼睛。他睁眼看见的是眼前不断晃动着的那张嬴政的脸，感觉到的是身体里被点燃的欲火。神智已经完全清醒，他挣扎了一下发现自己被缚住了手，便慌乱的大叫：“陛下！你要做什么？！”嬴政抬头对上他那双迷离的眼睛，又闭眼吻了上去。堵上他的嘴，把他所有的意见和反抗都化进自己的口中。

“恩~陛下！”甩开头，项少龙扭动着身子焦急的抗议着，“我……我是男的！不是你的宠妃！”“朕知道，项少傅，你可知道，你在朕的眼里，不知道要比那些宠妾美上多少倍。”嬴政捧住他的脸，继续烙上自己的吻。

项少龙激烈的挣扎着，却奈何不了他。那灵活的舌头，搅动着他的口腔，舔拭着他的上腭，在他的牙齿上流过。被嬴政吻的全身发软，很快，他的挣扎，就显的毫无意义。

──妈的，这小子比我还会接吻！低声的抱怨着，项少龙突然发现自己的身体几近赤裸！

“放开我！不然我真的生气了！”

他趁着嬴政换气的当大吼了起来：“你这样究竟要干什么？你想上我么？”

嬴政抓住他的下巴，笑着说：“没错！”

“你……！”项少龙差点把自己的舌头咬断了，他屈辱的叫着：“不成！我不跟男人上床！”

“朕不是男人！朕是天子！”嬴政开始缓慢的解开自己的衣服，然后把它们扔到床底下，任它们随意的散落着。

“这是你告诉朕的，项少傅！”

“我不要天子的临幸！”项少龙快要被逼疯了，他用尽力气也挣不开那结实的带子，双腿又被嬴政压住，一点也使不出力气。

“项大哥！”嬴政突然抱住了他，嘴里喊的是他们之间以前未成君臣之隔时的称呼。

项少龙不解的看着他，却不再挣扎。嬴政把脸埋在他的颈窝里，声音格外的无助：“当全世界都拋弃我的时候，只有你还在我的身边……娘走的时候……吕不韦要杀我的时候，你都把你的肩膀借给了我……”

“可是你现在已经是皇帝了，你还想要什么？！”

“我想要你！项大哥……你不知道，我曾经在梦中多少次的……”（何止是在梦里啊~睁着眼睛说瞎话）

项少龙撇撇嘴，忙阻止了他接下来的话语：“好了好了！你不要说了！我可没这个心思！”

“项大哥！”受了伤的声音再度响起，嬴政不满的在他的肩头狠狠咬了一口。

“!哇！！疼！疼！疼！疼！”项少龙一个激灵弹起了身子，“要死啊你！咬我！”

“哼！我娘咬你的时候你怎么不喊疼啊？！”嬴政冷冷的丢下一句话，把项少龙说的面红耳赤。他心虚的反驳着：“那才不是咬……那是……”

“那是什么啊？！”嬴政抽下自己的发簪，让黑色的头发瀑布般的披下，在月光下染上一层狂野。

项少龙张口结舌，他怎么能说“那是在调情”啊？！生硬的咽下这句话，他几乎觉得自己憋的有些内伤了。可是就这么被嬴政压在身子底下，他项少龙作为堂堂七尺男儿，岂有不窝心的道理！

“放开我！不然我真的生气了！”

项少龙输阵不输人，拿出强硬的态度，他希望压在他身上这个白痴能够知难而退。

嬴政一怔，立刻抱住头缩到旁边，惊恐的叫着：“项大哥！你别生气！我……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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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把项少龙吓了一跳。可当他对上嬴政那双含满嘲讽意味的眼睛时，便知道他是在耍自己。他嘴角抽搐着，抬脚狠狠地踹在嬴政的屁股上：“白痴！你别闹了！”

嬴政站直了身子“哈哈”大笑：“项大哥，我以前怕你！可是现在，朕乃堂堂秦王，岂会被你的吆喝吓到？！”

“你－－”听到他又开始用君王的口气说话，项少龙气的心里暗骂：你个王八蛋小兔崽子，没我你能有今天？！现在可好，你居然敢骑到我的脖子上！不，是居然敢骑到我的屁股上来了！

恶魔一样手伸了过来，嬴政一只手压住他的大腿，一只手在他结实的腹肌上来回的滑动。他的喉结明显的上下颤动着，欲望，表露无疑。

“嬴政……你！”因为愤怒，项少龙的脸抹上了红，身子也罩上一层粉色。但这些在嬴政看来，却是视觉上的一种刺激。

把手伸进项少龙的裤子里，顺着他笔直的腿部线条将他的裤子拉下。褪至脚裸位置的时候嬴政突然把他的脚用他自己的裤子捆了起来，这一举动把项少龙惊的开始扭动着身子挣扎起来：“你……你究竟要干什么！？”

仅着薄薄内衬的嬴政声音早已经被自己的欲望烧的有些嘶哑：“你那么不合作，朕只好先让你委屈一下了……”

“不是吧……”一眼瞥见嬴政胯下已经被欲望支撑起来的裤子，项少龙全身都筛糠了。每次跟嬴政一起洗澡的时候，他就会在心里暗暗吃惊嬴政那超过正常男人的SIZE。想着自己要是一会被那个东西给插了，岂不是要把肠子都给顶了出来！

越想他越觉得恐怖，于是拼命的把身体缩了起来，眼睛怨恨的盯住嬴政。谁知道却起了反效果，他的眼神把嬴政激的抱住他的头就是一阵昏天黑地的吻。口腔被探进的舌头彻底扫了一遍之后，项少龙那已经浪荡惯了身体也被勾起了情欲。

“少龙……你也有感觉了呢。”眼见那本来软塌塌的地方，在自己一个“吻遍后宫无敌手”的法式热吻之后有了些微的反映（汗到死，感觉上应该是项少龙会的招数才对~6~），一种成就感油然而生。

“混蛋！”项少龙愤恨的骂了他一句，惹来嬴政的手狠狠地捏了一下他胸前的突起。

“哇！住手！”项少龙吃痛的叫了出来，身体弹了一下，把被捆在床头的手腕扯的生疼，紫色的血印子已经在白色的带子下若隐若现。

粗暴的揉捏着那两颗小小的乳头，嬴政在它们从棕色变成紫红色的时候，终于恩宠的低下头，用温热的舌头轻轻的安抚它们。每当他的舌头掠过那可爱的小突起的时候，他身下的项少龙就会发出低低的呻吟，身体也随之扭动。

“少龙……”嬴政抬起脸，修长的手指抚过他高挺的鼻梁，然后伸进他的嘴里搅动着他那已经被吻的有些麻木的舌头。

项少龙一切的挣扎都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力道，因为他现在能紧闭着嘴忍住被嬴政挑起了欲火之后的呻吟声就已经很困难了。被嬴政的舌尖滑过腹部的肌肉，然后探进了那圆形的肚脐的时候，他终于忍不住叫了出来：“恩……恩！啊……”

尾音明显的颤抖，表明项少龙已经欲火缠身。嬴政也差点被他那根瞬间勃起的棍子给抽到，淫邪的一笑，他抽出那早已将项少龙的嘴搅的盈满唾液的手指，顺着他的胯骨滑到了他两片股瓣之间。

下腹穿遍全身的兴奋让项少龙早已经无暇顾及自己后面的处境，而只能扭着身子在嬴政的抚弄下得到更多的安慰。被捆住的双腿，也在挑逗下微微曲起，有限的以小幅度的摩擦来减缓欲望的侵蚀。

直到那带着自己唾液的手指抵上他除了上大号和放屁以外从来就没有开启过的地方，项少龙颤抖了一下身体睁开了眼睛。已经染上水气的眼睛，此时的魅，已经非笔墨可形容。

“你放心，朕不会伤了你的……”趁着手指还没有干涩，嬴政已经摸上了那紧闭着的菊门。察觉他意图的项少龙扭动着身体，做着最后的无谓抵抗：“不行……那里……不可以。”

已经懒的理会他抗议的嬴政，一手抬起他的腿，然后将那润滑过的手指杵进了他紧闭着的地方。

“啊－－！”简直就是一声惨叫了，项少龙惊呼着出口。就着腿被抬高的姿势，他全身都使不上劲，只能任嬴政那恼人的手指在他的体内横行。

而嬴政此时也感觉到那紧致的肌肉正牢牢的裹住他的手指，幸亏有唾液的润滑，进出还算比较容易。贴近项少龙的耳朵，嬴政粗粗的喘着气：“不要绷的那么紧，不然我忍不住了就该直接进去了！”

闻言，项少龙苦着脸试图放松自己的屁股，但是他的本能，还在抵触着嬴政的手指。最后嬴政也放弃了，抽出手指，鬼笑着从枕在项少龙头下的枕头下面取出一个小盒子。

“你……要干吗？！”项少龙艰难的吞了一下口水，看着他从那个盒子里挖出一团猩红的软膏。凭自己这些年来的经验，他知道那东西应该是春药。

嬴政的手抚摩着他臀部光滑的皮肤，沾着药的手指顺着那道沟向下滑去：“这是给女人用的，不知道你用了，会不会太厉害……”

几乎快要哭出来的项少龙，闭上眼睛感觉着他把那些比体温略低的药膏擦进自己的体内。有了润滑之后果然是非常的好进入，但是火辣辣的疼痛感还是侵上了他的身体，并非因为春药的效力，而是单纯的被扩张了之后的疼痛。

那长长的手指在他的体内来回的旋转刮骚，将药膏均匀的涂抹到它能够的到的每一个角落。被异物侵入，项少龙隐隐感到腹部传来阵阵不适的感觉，略懂医学原理的他知道好象是因为某些器官被推来推去的引起腹部黏膜的不适应所造成的。

一滴汗滴到了他的胸口上，他睁开眼睛看见嬴政已经是满头大汗，额前披散的头发由于汗水的浸湿已经成了一绺一绺的。同样是男人，他知道现在的嬴政忍的是多么辛苦。可是望见他胯见还没有完全勃起的巨大，项少龙把所有的怜悯都留给了自己－－被那玩意撞上，绝对会死翘翘的！

突然嬴政的手指按上了他体内的某个位置，顿时把他酥的全身狠狠的抖了一下，嘴里也禁不住逸出了淫靡的呻吟。

“怎么了？少龙？有感觉么？”试探着把手指再在刚才抚弄过的地方加大了力道挤压，项少龙的身体立刻绷的紧紧的，嘴里的声音更加撩人。

“原来少龙这里喜欢我碰啊……”淫荡的话语出口，嬴政玩味的抚弄着他已经坚硬的地方。他皱着眉头用怨恨的眼神看着嬴政，咬着牙说：“妈的！我项少龙不把这笔帐算回来，就不姓项！”

“好啊……那你现在算给朕看啊！”手指狠狠的按了下去，激的项少龙高亢的呻吟出来。身体被制住了，现在说什么也是白搭。

可能是春药开始发挥效果了，项少龙觉得自己心里跟长了草一样，焦躁的扭动着身体，在嬴政手指的挑逗下已经完全说不出一句完整话来，只能嘶哑的吼叫和呻吟着。

见时机已经成熟，嬴政解开他脚上的束缚，分开他的两条大腿，将身子嵌进了他的腿中间。已经被他折磨的快要疯了的项少龙，居然自己抬起腰在他的下腹摩擦着。

“少龙，别这样，不然我会泄的……”按住那两条折磨人的长腿，嬴政握着自己的巨大抵上那已经淫荡的吐着蜜汁的地方（明明就是你抹的春药融化了之后的状态！表说的别人都那么下流！……嬴政：偶踢！你个死作者表在这里给偶捣乱！）。

“呜……疼！”项少龙感觉到那个东西正在自己的身子底下蠢蠢欲动的，而且把他顶的生疼。嬴政一手扶着他的胯，一手握着自己的宝贝，很努力的想挤进他的身体，但无奈项少龙实在是太紧了，试了很多次都没能进去，反而把嬴政自己也弄的生疼。

“少龙……放松……你这样我进不去！”现在换嬴政快要哭出来了，整个人压在项少龙的身上，忍耐着焚身的欲火。想宣泄欲望却找不到出口，让他痛苦万分。（某光：活该！你这叫玩火自焚！……嬴政飞起一脚将某光踹的远远的……某光：汗！你表给偶用第三只“脚”啊！！！！）

“啊－－啊－－”项少龙扭动着身子，看来春药的效力已经发挥了，他已经听不进去嬴政的话了。

咬了一下牙，嬴政抬起他的胯狠狠的插了进去－－一点也没有怜香惜玉的温柔，有的只是被欲望充斥着的强硬。完全适应不了他的巨大，项少龙发出了惊人的叫声“啊－－！啊－－！啊－－！”

“少龙！我……”嬴政话还没说完，就听见门外一阵嘈杂，然后门被撞开了，涌进了数个护卫。

“哪里有刺客？！我们听见惨叫声了！陛下？！陛……”护卫们的目光都定格在那宽大的龙榻上－－他们伟大的皇帝此时正狼狈的把自己埋在另一个男子的身体里，而那个被上的……居然是项少傅。哪里有什么刺客，完全是两个人床事过于激烈了！众人尴尬的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留好还是走好。

看着那些眼睛瞟来瞟去的侍卫，嬴政愤怒的吼着：“滚！都给我滚出去！”

－－ＳＨＩＴ！真是有够失败！

嬴政在心里暗骂（汗……表踢偶，嬴政居然会骂ＳＨＩＴ！），眼看着鲜红的血涌出两个人结合的地方，他心疼的吻上项少龙的嘴唇。已经被药侵蚀的失去理性的项少龙，挣扎着想把手抽回来，但是由于被缚的太紧，以至于连手腕都磨破了也没能成功。

“解开……给我解开……”声音魅如梦幻一般，他挺着腰要求着嬴政，“快……”

操起挂在床头的短刀，嬴政挥刀斩短那紧裹着项少龙手腕的丝带。得到了解放，项少龙迫不及待的用手握住自己的坚硬，想自己发泄自己的欲火。

见状，嬴政坏心眼的把他的手按在身体的两侧，让他无法自己解决，项少龙嘶哑的叫着：“放开我！你这个混蛋！”

没有理会他的抗议，嬴政开始或深或浅的抽动着身体，凭着刚才的记忆找到了项少龙体内最敏感的地方，狠狠的戳在上面，直戳的他身体禁不住的痉挛着。自动的把嘴送到嬴政的嘴边，直吻的两个人几乎无法呼吸。

在春药的作用下项少龙几乎感觉不到痛苦和内脏被顶的不适感，他唯一感觉的到的就是嬴政掠过他身体里面那一个点的时候的快感，用修长的腿缠住嬴政结实的腰，两个人的汗沁湿了身下的被褥。

随着嬴政越来越快的动作，项少龙的身体也不断的绷紧，终于，身上的男人全身僵硬的挺在了那里。被后面涌进体内的滚烫液体激到，项少龙的欲望也按耐不住自己的兴奋，尽数将积存的精华射到两个人之间。

“呜－－”项少龙在嬴政滑出身体的时候，发出细小的呻吟，惹的嬴政忙搂紧他，“少龙？哪里疼？”

“……我他妈全身都疼！”低声的咒骂着，项少龙闭上眼睛，任由嬴政把自己牢牢锁在胸前。已经没有任何力气清理自己，他偎在那个温暖的怀抱里渐渐睡去。只是临睡前，他在心里暗暗发了个小誓：嬴政，咱走着瞧！今天的事情，我一定要让你也好好品味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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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花园里，藏在桂花树后面的嬴政见项少龙停在了牡丹花丛的旁边，忙跳出来假装路过似的跟他打招呼。

“诶？项少傅你在做什么？”嬴政捧着张白痴脸在项少龙的背后探头探脑地问。自打上次项少龙一个不留神被他上了之后，就再没拿正眼瞧过他。所以他总是厚着脸皮的跟项少龙搭话，尽管每次都碰了一鼻子的灰。（某光：是啊，每次你都把项少龙烦到拿香炉丢你，可不是一鼻子的灰么呵呵～嬴政：偶踢飞你！）

项少龙那气的发黑的脸（乐乐的脸不生气也是黑的吧～汗），在他的噪音攻击下忍无可忍的回了过来，瞪了他一眼：“我在上小号！！”（某光：小号大家知道是虾米吧？知道吧？知道偶就８解释了的说～不知道？不知道的活该……）

“啊？！”一时之间，气氛无比尴尬。嬴政觉得自己跳出来的时机还真是抓的有够不准，毕竟在人家方便的时候偷窥是不道德的行为。正准备转身要走的嬴政，突然问：“那个……你为什么要在朕的御花园上小号？”

“人有三急！”气急败坏的甩了他一句，项少龙的脸有些发红－－该死的，已经够丢人了，他居然还问个不停！（某光：有哪位大人知道其它两急是虾米啊？偶一直都想知道的说～除了内急之外～）

“啊，对啊，项少傅也是个凡夫俗子么！”嬴政拍了下大腿，“你要是不说，朕都忘记了……”

项少龙开始嘴角抽筋－－你什么意思啊你？难不成你从来不那我当人看啊？靠，我看你是皮痒的找抽呢吧！

见项少龙脸色更加阴沉，嬴政觉得自己可能是说错话了。闭上嘴，他哀哀的看着项少龙，脸上挂满无辜。（某光：靠！你装无辜！偶打～）

给牡丹花施肥完毕之后，项少龙系好裤腰带，绕过站在一旁的嬴政大摇大摆的走了，也不跟他说句话。嬴政叹了口气，心里暗暗难过－－项少龙啊，你什么时候才能原谅我呢？我那么喜欢你，疼惜你，想要的不过是你一张笑脸而已啊。

好象听见他的心里独白一样，项少龙停下脚步，回头看着他，嘴角扯起一丝邪邪的笑：“你想让我高兴是不是？”

“啊？厄～～～～”嬴政看着面前那张可以说的上已经有些笑扯了的脸，只觉得背后好象拔地而起了一座冰山，吹过阵阵阴风。难道项少龙有读心术么？能知道他在想什么？

项少龙背地里偷笑－－看你那怨妇样就知道你在想什么了，你以为本少爷的弗洛依德白学啊！心理战术，我的长项啊！（某光：床上战术也是你的长项啊！）

“怎么？你可是一国之君啊？说话不算话！”项少龙逼上前一步，死盯着他的眼睛。嬴政抽抽嘴角：“我……我说什么了我！？我只不过想了想而已……”

“谁说想让我高兴想看我的笑来着？！”项少龙步步紧逼，把嬴政逼到墙角。可怜的嬴政因为理亏心虚只好任由他瞪着牛眼把自己逼到墙角里，还得陪着笑脸：“那个……少傅，有话好好说。”

“好好说？！你上次给我好好说话的机会了么！？”双手掐上嬴政的脖子，项少龙开始抓狂，“你也没经过我的同意就把你的＃￥％放进我的·＃￥％里（某光：自动消音装置，哔－－众人：狂殴一顿！），事后连声‘对不起’也没有！你他妈还是不是人啊你！”

“哇～～哇～～住手啊！”

见嬴政被他掐的几乎翻了白眼，一直拿着两团树枝隐藏在一旁的赵高慌忙跳出来，并大喊：“不得了了啊，项少傅发狂要杀了皇上了。”

“闭嘴啊你！”项少龙一脚踹在了他的屁股上，“吼什么吼！”

他话音没落，一大帮隐藏在各个角落里的侍卫冲了出来－－头上和衣服上还沾着做装饰用的花花草草。项少龙看了更是浑身冒气－－上次他的惨德行全被这帮侍卫给看光了，现在他们又冒出来想干什么！靠，这个屁大点地方的御花园里，究竟塞了多少人啊！？

“退下！退下！”嬴政也顾不上自己脖子上的手，慌乱的哄着那些侍卫，要是再惹的项少龙不高兴，他可真是没办法了。

“是……陛下……”侍卫们经历过上次的“惨叫事件”之后，都学乖了，刚才一直忍着没敢动。可是听见赵高那小细太监嗓之后，受过专业保镖训练的身体还是不由自主的冲了出去－－这不，又惹的主子不高兴了！一干人等尽数退下，生怕跑慢了被踹上一脚。

“你！还有你！你也给我下去！”气急败坏的指着赵高，嬴政恨不得再补上他一脚。他的亲亲小龙龙好不容易愿意跟他说话了呢！（某光：偶寒。。。恶～～～～～～～～～～～）

“呜……”赵高摸着自己被项少龙的铁蹄践踏过的屁股，又看看被掐的脸色发紫却仍巴在项少龙身上的嬴政，无奈的退下了。

 

“那个……项少傅，现在没人打扰我们了～”嬴政好不容易掰开那双钳在自己脖子上的手，顺了口气，“你看……我们是不是换个地方说话。”

“先道歉！”项少龙吼了他一句，心想－－我刚才说的都白说了！？

“是是～”嬴政整理了一下刚才被扒乱的衣服，恭恭敬敬地立在项少龙的面前，重新端正自己的仪态，然后抱拳向项少龙鞠了一躬：“项少傅，本王在这里向你赔罪了！”

“恩……”项少龙垂下手，看着眼前这个一国之主如此恭敬的向他赔罪。

“这样可以么？”抬起身子，嬴政紧张地看着他。

项少龙嗤笑了一下，伸手捶了他胸口一拳：“小混蛋！”

虽然胸口被打的很疼，可是嬴政还是十分高兴。他一把拉住项少龙的手，将他带进怀里：“那，既然项少傅已经原谅朕了，今晚……我们是不是能好好的叙叙旧了……？”

脸上的红闪瞬即逝，项少龙扯着嘴角，满脸的暧昧。想来他也不是什么守贞操的家伙，况且，为了这个晚上，他已经做了许多准备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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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少龙……你……你想干吗？！”嬴政不自在的看着项少龙，扯了扯被捆在床头的手腕，有些心虚的问。刚才项少龙进门之后，二话不说就把他捆在了宽大的龙床上。

坐在床边，项少龙饶有兴趣的看着脸上已经罩上一层红潮的嬴政，伸手去解他宽大的龙袍上的扣子。一路解了十几个结，扒开龙袍，继续脱他的内衫。一件，两件，三件，四件……解到第五件的时候，项少龙终于忍无可忍的吼了起来：“这是干吗啊！你做月子啊！裹那么多衣服！”

“这还是穿的少的呢……”嬴政欲哭无泪，每天他都要被套上十件以上的衣服，好象这样才能显示皇帝的身价一般。

“靠！费劲！”项少龙也不解了，直接上手就扯－－哧啦一声，那质地上乘做工精良的衣服被他扯了个好大的口子。嬴政翻翻眼睛，做无奈状。算了，他又不是买不起衣服，既然项少龙乐意扯，就让他扯去好了。（某光：你个奢靡的昏君哦～～～）

摸上嬴政被太阳晒的发棕的胸口，项少龙坏笑着在那上面画着圈，时不时的用指尖掠过那挺立的褐色小珠，引的嬴政全身涌起一波一波的轻颤。他咬住嘴唇，强忍着从下身窜起的阵阵酥麻，但鼻息愈加粗重。

修长的手指来到嬴政的面前，按上他的嘴唇，轻轻拨开那紧闭的唇瓣，将嬴政努力压在口中的呻吟放出。

“啊～”一声轻喘，嬴政觉得自己脸上已经滚烫。从来没想过自己也会有这样的忍耐欲望的一天，他不想被项少龙那么轻松的玩弄于股掌，毕竟，他是个一国之君。于是，他重新闭上嘴，忍住被项少龙在身体上点燃的欲望之火所带来的想呻吟出口的感觉。

见光用手指头挑逗他不是那么成功，项少龙凑过去，用嘴唇轻轻摩挲着他的鼻尖，嘴唇，脸颊甚至睫毛，每一个动作，都暧昧的让人想发狂。嬴政所有咬紧牙关忍住的冲动，都被项少龙的舌头探进他的耳朵的时候，给激了出来。

“啊～啊～”那气息喷进他的耳朵里，让他半边身子的汗毛全部竖起。身体一抖，下身立刻抬起了头，在他的裤子里支起了一个可爱的“小帐篷”。

见他终于老实的达到了自己预期的效果，项少龙满意的印了一个吻在他的嘴唇上。正欲离开，却不想嬴政探了一下身子，用自己的嘴唇留住了他的吻。侧着头，嬴政的吻开启了项少龙时常挂着坏笑的嘴，魅惑着将自己的舌头探进去勾引着那总是伶俐的把自己辩驳的无话可说的舌头，然后，交缠在一起。

上唇，下唇，舌头，牙齿，逐一扫过，啃咬着，直到两个人的呼吸全部紊乱起来。温度逐渐升高，两个人的身上全都燥热不已。不止嬴政，连项少龙的裤子里都支起了帐篷。

－－ＳＨＩＴ！

项少龙恨恨的低声骂了一句（某光：好象某人之前也骂过的样子呢～）。他抱住嬴政结实的身体，用自己的舌头在上面到处点火。被他弄的身上的鸡皮疙瘩一层一层的起，然后心跳的速度节节攀升的嬴政，不停的在他的怀里扭着身子找寻着机会摩擦自己的兴奋。

“别动……”项少龙的声音里透着欲望的沙哑，在昏黄的烛光下散在不断升温的空气中。不断的揉着嬴政那光裸着的结实胸部，他的手心沁出了汗水，和嬴政的混在一起，滑腻的感觉，将身体里的火，烧的更旺。

全身都在抖，从下腹到大腿内侧更是酥麻不已。心里毛毛躁躁的，一种空虚的感觉从胸口涌了上来，嬴政微微的侧过身子，在项少龙的身上摩擦着自己的欲望。

感觉到了顶在自己腰腹的炽热，项少龙拿手按住了那个坚硬的东西，坏心眼的问：“你想不想我帮你啊？”

“当然想了……”比不要脸是么？嬴政有自信绝对不会输，既然已经到了这个境地了，再装矜持可就是白痴了！就着按在自己胯间的手掌，嬴政抬起自己的腰，摩擦着。

“你还真是适应的够快啊……”项少龙的嘴角抽搐着。

把身体向后撤了撤，坐到离嬴政有一段距离的地方，项少龙冷笑着看着被欲火煎熬的浑身发红的他。突然消失了温度和触感，让嬴政极度的不满，他睁开充满了欲望的眼睛，有些对不准要看的地方的焦距。

“想要？求我！”项少龙扯下腰带，衣服“哗”一声落地，只着一条薄薄的裤子。欲望，展露无疑。

感觉自己的下腹被这个视觉暴力激的再次麻了一下，嬴政艰难的吞了一下口水。目光扫过项少龙勃起的欲望，嬴政暗自窃喜。

－－比耐力？好！本王今天还就跟你较上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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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视～对视～还是对视～

两个人倔强的望着对方那几乎冒火的眼，忍受自己的欲望的煎熬。室温在升高，体内的火也越烧越旺。本以为分开就能降低的欲望，有增无减。

终于，嬴政的嘴角扯起一丝笑，任由项少龙猛扑上来，将他身上的衣服扯的面目全非。滚烫的身体碰触在一起，将彼此的热情传递给对方。

“盘儿……”项少龙迷乱的呼唤着嬴政的乳名，让嬴政一颤，身体瞬间僵硬。他挣扎着扭动着身子，痛苦的说：“不要再叫那个名字了……赵盘这个人……已经死了！”

“对不起……”项少龙停下手中的动作，安抚着眼前倍受心灵煎熬的人，“我……不是有意的。”

“……我已经是秦国的皇帝了，过去的赵盘，早已不复存在。”嬴政的眼睛里，闪过的是一丝悲哀。曾经存在的过去被抹杀，嬴政连想公开悼念自己的母

亲，都不可以。成为嬴政，失去了过去的所有，他无法不痛心。

温柔地吻着身下的躯体，项少龙抬手解开了嬴政的束缚。活动着酸软的手腕，嬴政的手覆上了项少龙那光洁的背。

 

嬴政的手抚着那光滑的背，享受着项少龙温柔的吻，却不觉自己已经被分开了大腿。等他猛然醒悟的时候，整个身体已经被项少龙死死压住，一点挣扎的余地都没有了。

“干吗？事已至此你还想反悔？”项少龙嘴角挂笑，一脸魅色如朱赤渲染的牡丹花般红艳。

“……你……”全然没了之前的傲气，嬴政被他那双桃花眼闪的发晕，“朕是第一次，项少傅你可要……小心。”

“收到收到！”春心大动，项少龙从散落的衣衫里摸出一个精致的小瓶子。弹开瓶盖，溢出浓浓的香味。

“这……这是什么！？”嬴政直觉那绝不是什么对他有好处的东西。

“让我看看……恩，是用玫瑰、葡萄柚、檀香、肉桂、依兰、紫罗兰混合而成的－－催情剂！说白了就是春药啦～”

“什么？你……你居然要对朕用药……你……你好大的胆子！”嬴政哀叫着，可是却被项少龙的吻给封了去。

“这叫以牙还牙，以春药还春药！你上次不一样给我用药了！？”项少龙狠狠的瞪着他，手却逐渐向下伸去。用细小的瓶口抵上那紧闭着的菊门，他坏笑的同时已经将里面冰凉的液体倾进了嬴政的身子里。

“哇～”被外来的刺激猛激的全身一颤，已经硬挺的欲望此时也已经消去了大半，萎靡不振。

“这可不成啊我的陛下……”邪邪地笑着，手已经按上了那半低头的欲望。一阵疾进揉搓，重新燃起了他的欲望。眼见那欲望之头再次滴下晶莹的水珠，项少龙笑着低下头去。

“啊～～～～”炽热被柔软的口腔覆盖的一剎那，嬴政全身都僵硬了－－项少龙在做什么？他竟然用嘴去含自己的……

“项……少龙？”嬴政扭着身子，双手忍不住按上那在自己胯间不停动作着的头。虽然尝遍后宫侍寝的妃子无数，但从未有过一人如此的对待过他。

用舌尖舔起一滴即将滑落的精珠，项少龙抬脸看着他：“你不是吧？连‘口交’这种中学生都知道的事情也不清楚么？（汗……中学生知道么？某光心虚的问……）”

“我……不知道……”空虚的感觉再次冲上心头，嬴政不满的在他的身下扭动着。

项少龙不禁乍舌：“这都不知道，你这个皇上我看是白当了！来来来，让我项某人好好的调教调教你吧！”（某光狂汗……项少龙已经疯了～）

分开嬴政的大腿，项少龙埋头吻上那茂盛的草丛中不断滴泪的欲望，直把嬴政折磨的全身乱颤。那后面密合的洞口里不断滴下刚才倾倒进去的蜜汁，将身下明黄色的褥子打湿。药效开始发作，烧的嬴政只觉有虫在体内抓挠却无法搔到那奇痒之处。

“少龙……好难受……”嬴政的手不由自主地伸到自己的胯下，揉着自己的小腹和大腿根－－被这淫蘼的动作刺激的几乎鼻血横流，项少龙狠狠按住嬴政的手：“不许乱动……”

“啊～啊～”试图夹紧双腿，但在后面被项少龙的舌头顶进的一剎那，嬴政完全放弃了要自给自足的想法。享受着柔软物体的刮搔，沉重的鼻息逐渐化为煽情的喘息。

“恩～恩～啊～～～”

感觉体内有一个点被项少龙的舌尖给顶到，尽管很轻微，却也足够让他体会到那蚀骨的快感。一波快感侵上背脊，嬴政忍不住大呼：“少龙～啊～”

知道他的弱点在哪里了，项少龙便坏心眼的不断用舌头猛攻那一点。只听得嬴政的喘息越来越急促，身体也越来越紧绷，项少龙抬手攥住了嬴政的命根子，让他只能享受到后面的刺激所带来的高潮。

“啊～啊～”身子不断的痉挛，嬴政的手难耐的按上项少龙的头，“少龙……少龙，放开我……”

将精壮的身子覆了上去，项少龙将他的大腿缠到自己的腰上，一个挺身，冲进了那已经被润的无比湿滑的甬道。

“啊！”一声哀叫破口而出，惊的门外的侍卫们一个个又条件反射的想冲进去－－不过幸亏他们牢记了前两次的教训，硬是把那被训练激发的本能给生生的压了下去。

“好了好了，还热么？还痒么？”项少龙忍着不动，等嬴政适应他的坚硬。

“热……少龙……热啊……”抬手按住项少龙的胯，嬴政主动的提起腰用自己的甬道吸收着他的欲望。想借此来缓解自己体内的热度，还有那难以抑制的瘙痒。

“啪！”项少龙一巴掌拍上他的屁股，恨恨道，“别乱动，你个浪荡货！你想害我现在就射了啊！？”

－－居然敢叫堂堂的秦王是浪荡货，他可真是疯了。

不过被情欲折磨的已经两耳轰鸣的嬴政，早就顾不上他说了些什么，只是被他那一巴掌打醒了一点，不满地瞪着他。

看着那双被水气氤氲着的眸子，项少龙只觉着一股子火窜上了胸口，立时弯下腰狠狠啃向嬴政的双唇。就着结合在一起的状态，项少龙的硬挺更加的深入。掰开按在自己胯上的手，按到床上，项少龙开始缓缓移动着自己的身子。紧致的甬道几乎让他难以进出，他只好耐心的一点一点的开发着嬴政的敏感。

“啊～”一声娇喘，嬴政忍不住抬腿缠上了他的腰，被按住的手也扣紧了项少龙的指关节。由着项少龙在他的身下一阵猛烈的进出，两具肉体上已满是晶莹的汗珠。

彼此相拥，让连接的地方结合的更加紧密。也让对方能更直接的感受到自己的欲望。呼吸开始急促，肉体的碰撞也愈加激烈，交合的地方不断涌出散发着浓香的媚药，把两个人的欲望烧到了顶峰。

“不行了……我……啊……”项少龙突然撑起身子，猛的退出了他的身体，一个不小心，把精液射的嬴政整个肚皮上全是。

喘着粗气靠在一边，他懊悔的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埋怨道：“你……你太紧了……我忍不住。”

“……”吃惊的看着早泄的项少龙，嬴政摇摇头，“看来项少傅的耐力还有待修炼啊！”

“哼……”项少龙别过头，赌气不看他。

忍着那火烧火燎的感觉，嬴政起身搂住项少龙，低头吻上那对倔强的唇瓣。没有过多的反抗，项少龙随着他的吻倒回床上。

“该我了吧？”拾起那被扔在一边的小瓶子，嬴政抬起项少龙的腰，用牙齿咬开那塞子，将瓶口抵上了项少龙的后面。

“你……啊～”为数不多的液体注进了身体，项少龙抓紧嬴政已经披散在肩头的头发，“你不要……不要……”

“不要什么？”按住项少龙的腰，嬴政把自己火热的欲望狠狠顶了进去。

“哇～～～～～～～～～～”绝对比上一次的惨叫还要有召唤力，门外的侍卫们终于修炼到可以充耳不闻。

“疼！疼！”想退开身子，却被嬴政死死按住。

“鬼叫什么！？我刚才可没叫过！”再狠狠顶了一下，将那润滑的媚药涂满整个甬道。

“你……太大了！”项少龙几乎语不成声。被顶的几乎吐了出来，他全身的神经都在尖叫。抓住嬴政的手臂，他修长的大腿滑落在两侧，已经萎缩的欲望，在春药的灼烧之下很快又挺立起来。

见项少龙再次有了反映，嬴政不免更加兴奋，而且他体内的药早就把他烧的全身滚烫，好不容易有了个发泄的机会，他怎能放过。

抱住他的大腿，嬴政大幅度的动作着，直把项少龙逼的一个劲的哀叫。不过，那叫声中，少不了的是魅惑的成分。被重度开发的肉体，此时已经淫乱无比。

后庭的快感传遍全身，项少龙一个挺身又将精液射了嬴政一身。而后还没容他喘匀了气儿，嬴政猛的一阵抽动，深深的泄在了他的身体里。剧烈的喘息和心跳过后，二人全脱力的瘫倒在床上。

“少龙……还是你比较可口……”趴在床上，嬴政调侃的笑他。

背过身，项少龙哀叹－－哎，究竟反攻，算不算成功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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